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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爹把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
我爹是我最忠实的观众。他永远默

默地在电视报上划出所有我的节目，到
点儿必看，不管重播多少次。烦人的是
他光自己看还不行，非拉着我娘一块儿
看，一遍都不能落下。

我爹今年快 80 岁了，生活规律，身
体健康。每天下午 5 点打开收音机，躺
在床上听点儿小道消息，吃完晚饭，按时
收看《新闻联播》。除了这点儿事，就是
担心我，仨孩子里就我爱兴风作浪。

每当听说有关我的负面消息，他就
很恼火，跟我辩是辩非。不管我怎么解
释，我爹都是这一句：“你怎么就这么不省
心？怎么就不能向人家罗京学习学习！”

我出生之前，我爹已经有两个闺女
了。我娘没日没夜地搞“社教”。正事儿
也没几件，就是一群老娘儿们咋咋呼
呼。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相互嘀咕：
闲着也是闲着，生个孩子得了！于是妇
女们不顾老公的劳累，开始了下一代的

“制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娘有一天
告诉我爹：“咱有了。”

我娘有个朋友，是妇产科大夫，做完
检查，高兴地告诉我娘：“是个儿子！”算
起来，大姐比我大 8 岁，二姐比我大 6
岁。我爹我娘根本没征求我的意见，就
这么把我造了出来。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医生把我从产
房里抱出来，跟我爹照了个面，我爹喜极
而泣。他一溜烟儿就跑到了大街上，干
吗？给我娘买礼物。今天她立了头功！
东街走西街，不知道买什么好，最后买回
来一个肥皂盒。20年后说起这一段，我
娘还在笑我爹“不靠谱”。

我爹一生满怀未竟的理想、希望都
寄托在了我身上，从形式到内容都精益

求精。比如他让我从小头顶“三七开”，
打头油，头缝细而笔直，发丝服服帖帖。
我们站一块儿，就是电影《包氏父子》里
那爷儿俩。马褂、怀表、小分头——在他
心目中这是文化人的范儿。

还有一些观念，完全不合常理。我
7 岁那年，有一天肚子疼，疼了一宿，满
身大汗。我爹果断地说：“送医院！”我被
扛到医院，送进病房，检查结果是“急性
阑尾炎”，要立刻切除阑尾。换上病号服
推进手术室，也不知为什么，突然就不疼
了，我脱了蓝条褂儿直接溜回了家。

回家以后我爹开始给我讲道理，说
这个阑尾啊，得割。有本书上写的，在英
国，凡是贵族家庭，讲究点儿的，小孩儿都
割阑尾，更别说我这还是个发炎的阑尾。

我爹曾经跟我说：“小咏，我给你讲
讲我小时候吧。”我当时正忙着呢，回了
一句：“没心思。”他就没讲下去。

我只知道我爹年轻的时候在兰州一
家中药店当过学徒，表现不错，19 岁那
年被派到上海进修，见了不少世面。再
回兰州，就感觉待不下去了，第二年又来
到上海，投奔一位堂兄。堂兄在位于南
京东路的“达仁堂药房”工作，给我爹也
谋了份差使——坐在药房里的高台子
上，抄方子，记账。

我爹在那里练出一手好字，药堂里
一直保存着他写的笔记，直到几年前被
拆迁。后来我上了大学，我爹要求我给
他写信时，也一律用竖排繁体，导致我直
到今天也不大会横着写字，怕弄错行。

1951 年秋天，我爹离开上海，报考
了兰州铁道学校，专业是会计。经人介
绍认识了我娘，我娘小他7岁，当时念的
是兰州师范学校。两个年轻人相爱，顺
理成章地结了婚。

我爹毕业以后，响应号召，分到乌鲁
木齐铁路局工作，任党委秘书，属于核心
部门成员。1952年“兰新铁路”动工，他
也随指挥部一起，跟着铁路向新疆挺进。
我娘和其他家属先迁到了乌鲁木齐。

刚到那儿，我娘闲得没抓没挠，就报
考了乌鲁木齐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来
当了地方上一所小学的老师，语文、数
学、体育都教，还是她所在地区的女子篮
球队教练。从学科安排上，您就能看出
当时的教育资源多么匮乏，同时看出我
娘有多能干，说起来也是“双学位”。

1958年，兰新铁路经达坂城穿过天
山，修到了乌鲁木齐市，我爹我娘终于团
聚了。我爹属羊，我娘属虎，这一羊一
虎，凑一块儿过得还挺美。我娘贤惠，家
里家外都打点得好。爹的生日是在 10
月，他常喜滋滋地说：“我这个羊好，秋后
的羊，有草吃！”

我爹胃不好，对吃的东西很挑剔。
还好，当时我们家条件还过得去。饭、菜
端上来，他觉得喜欢就吃，要是不喜欢，

“啪”，筷子往桌上一拍，走了。我娘就得
去厨房重做。

儿时记忆里，我爹是个“夜猫子”，今
天的我也成为夜行动物，或许是他潜移默
化的影响。半夜醒来，总看见他的书房亮
着灯，没完没了地誊写稿件。近
几十年，《新疆年鉴》中铁路发展
史的部分，全部是他的署名。

高兴问董丹能不能介绍陈
洋给她认识

董丹走进了午宴大厅。正
在找位置坐下的时候，突然有
人在董丹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他转过身来，看见一顶大棒球
帽，帽子底下露出一张小脸蛋，
被左右两只巨大的银色耳环夹在中间。董丹望着她，心想
她八成认错人了。

那女孩拉住他那只装了假麦克风跟破照相机的挎包，
领着他穿过了人群和桌椅。她喊他“董鹏”，那是他几个月
以前就停用的一个假名。“董鹏，你知道今天这场记者会最
让我不满的是什么吗？”她看上去大概 28 岁，或者更大一
些，人很瘦，胸脯平坦，一双大眼睛勾着黑色的眼线，看上去
她从生下来就失眠到现在。

“不知道。”董丹笑了笑，“你怎么老叫我董鹏？”她的
手势比了一半，这下停住了。脸上的表情像是她不知道
该疑惑自己的记忆力，还是该疑惑有人在跟她的记忆力
捣蛋。“我叫董丹。”他回答，一本正经地。她笑着说，反
正“董鹏”这个名字肯定不是她胡编的。她姓高，单名一
个“兴”字，这名字是她父母给她取的。“我能证明你和董
鹏是同一个人。”高兴说着打开名片夹，掏出了其中一
张。那正是几个月以前，他用的那种名片。上面有着他
已经报废的假名“董鹏”。

“怎么样？是你亲自给我的。”“肯定不是我给你的这张
名片。”他说。“少蒙我！别以为我记性不好！我欣赏的人一
般我都不会搞错。”她说。“我欣赏你是因为你不像其他人那
样假模假式。”她向他伸出手，看他猛眨眼睛，这才钩钩手指
头说：“给根烟吧？”他掏出他的香烟，她看了看烟盒包装，抽
出一根点上。刚抽一口，她立刻把它熄了。董丹看着她把
烟蒂丢进了垃圾桶。

她问董丹能不能介绍陈洋给她认识认识，董丹还来不
及拒绝，她已经让他不必装蒜，因为从他俩相近的西北口
音，她早就猜出来他们是老乡。别担心，她得到了大师的地
址电话，一定不会泄露出去。

“想不想赶在别人之前发这篇稿子？”高兴不知从哪里
就抽出了一张纸。“我早就帮你写好了。这些记者会都千篇
一律，写过一篇以后，只要把上面的名字改一改，其他什么
时候都可以照用。”“我真的跟他不熟。”“我知道保护他的隐
私是你的责任，所以我就说嘛，你这个人看起来很正直。”她
那涂了深色唇膏的嘴角扯了一下，那笑容看起来有点不太
友善。

董丹犹豫了。他想立刻走人，找个借口把她甩掉，然后
迅速离开此地。可是，他必须找出另外那个虫子，把他置于
自己的监视之下，在他毁了自己之前先毁了他。

“成交不成交，董鹏？”高兴进一步逼问，“要不，再附带
赠送脚底按摩？”她两只手交叉在胸前，向董丹又靠近了一
步。董丹现在已无异于一只被捕的野兽，只要能脱逃，什么
都干得出。他在高兴给他的纸上写了个电话号码，当然又
是他随手捏造的。至于这么做的后果，眼下他顾不上了。

宴席间，董丹发现高兴已经不见了，这才踏实下来吃
饭。他胃口不佳，这时总算有一道菜引起了他的兴趣。一
个胖子服务员端上来一个长方形的盘子，上面放了20个巨
大的海螺。服务员告诉大家这道菜的名字叫做“山海会”，
发明这道菜的是一个女厨师，在全国烹饪比赛中拿过冠军
的。首先得把海螺肉从壳里头挑出来，剁碎了，混进细嫩的
小牛肉以及新鲜的野菇，再加上作料、秘密配方，最后把搅
拌成泥的海螺肉和小牛肉一并塞回螺壳里。服务员发给每
人一个玩具似的小榔头，还有一块金属的板子。他向大家
讲解，这些都是吃这道菜的工具。服务员示范着用小榔头
把螺壳敲开。桌上的每一个客人都全神贯注地学着他的步
骤。从敲开了口的壳里，挑出一条弯曲鲜美的螺肉，形状还
真像蜗牛。

董丹看见签名登记处那个黄头发女孩朝他走了过来。
她问董丹：你刚才要找的那个人见着了没？没有，没找到。
怎么可能呢？她跟那个人说了董丹在找他，她还把董丹的
名片给了那人，跟他形容了董丹长什么样子。董丹问：对方
是个中年男人吗？看不出年纪。女孩打量了每一个桌上的
脸孔，对不起，她现在也找不着他了，八成已经走了。有些
记者是不留下来吃酒席的，他们还有下一场要赶，可以多赚
一份车马费，她说。

混账、寄生虫、小偷。董丹的创业心血和知识财产都让
这人给偷了。他知道董丹要找他算账，所以溜了。他惧怕
董丹的程度远远大于董丹怕他。这样一分析，董丹感觉放
心了些。桌上那道海螺肉令他的眼光一直不舍得移开，想
到如此的美味没有小梅的份儿，他于心不忍。

等到桌上其他客人都走了，他抓起了一块餐
巾，把剩在盘子里的最后一颗海螺给包了起来。

怎样的阴差阳错，使下岗工人董丹摇身变
为记者招待会上的“贵宾”？置身于每一场宴
会，董丹惊叹：爱鸟协会可以大啖孔雀宴；付不

出工资的老板可以尽享女体盛；工厂为了私利竟用头发做
酱油……在吃香喝辣、酒色艳
情之余，隐藏在美食、美女背后
的社会真相触动了他的真情。
当董丹开始尝试着把真实的事
实公布出来时，事情又变得扑
朔迷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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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恶童出世，到不羁少年，再到一个不甘认命的热血青年；从维系四年的初恋，
到十七年后仍然完美的婚姻，再到父母之恩、为子之孝，还有对女儿的舐犊情深；从
当年一脚“狗屎运”踏入央视，到远赴西藏的怀才不遇，再到《幸运52》的从天而降，

《非常6+1》《梦想中国》《咏乐汇》的异军突起。李咏道出了一切绕不开的经历、感
悟、感恩，当然还有绕不开的痛苦和牢骚，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俗人李咏。

现实
荒诞 名人

有约

王雨农被林蕴涵的美貌和气质所折服
“王总，王总！”裴天路见王雨农如此

窘态，小声叫他。“哦——鄙人王雨农，鑫
利投资公司总经理，这是我的名片。”王
雨农走了进来，掏出名片，恭恭敬敬地呈
到林蕴涵面前。

“谢谢。”林蕴涵接过名片，顺手将它
放在旁边的桌
子上，转过头
问裴天路，“裴
行长，我年假
办公室已经批
了，我想明天
休假。”“行，休
假前一定要把
业 务 安 排
好 。”裴 天 路
说 道 。“ 安 排
好了，办公室
让 我 把 业 务
交给雅丽做。”

“那就好，开心
地去玩几天，回来后还有更重要的工作
等着你做呢。”

王雨农听说林蕴涵要休年假，眼睛
一亮，连忙问道：“林小姐要休假？准备
到哪儿去玩？”“和男友一起去西藏旅
行。”“哦，”王雨农眼里闪现一丝醋意。

王雨农和裴天路走后，黄雅丽笑着
对林蕴涵说道：“看出来了吗，那个叫王
雨农的人已经被你迷住了。”“去，瞎说什
么呀，我才看不上他呢。”“哈哈，这可是
你说的，那我可要下手喽——”黄雅丽嘻
嘻笑道，“以前只听说王雨农是个标准的
钻石王老五，我还以为他是个很丑的老
男人，没想到他是如此的年轻潇洒风流
倜傥。”她冲到林蕴涵面前，冲着她大叫

道：“喂，再问你一遍，王雨农你要不要？
不要我可真下手啦。”林蕴涵笑道：“听人
说王雨农花心着呢，女朋友不计其数。”

“哈，像他这样年轻多金的王老五，女朋
友不多才怪呢。”黄雅丽眯起眼睛嬉笑着
问林蕴涵，“蕴涵，你说，我怎么才能钓到
王雨农？”

林蕴涵拿起一张电影杂志对黄雅丽
笑道：“王雨农的女朋友全是电影明星。”
黄雅丽赶快将电影杂志抢了过来，细细
地看完，无奈地叹息道：“我没希望了，杂
志上说，王雨农只对歌星、影星、模特之
类的漂亮女孩子感兴趣——”

这天，林蕴涵去教堂做完礼拜，往回
走时，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喊她，回转头一
看，见王雨农开着一辆跑车慢慢地停在身
边。“王雨农，你到教堂做什么来了？”林蕴
涵奇怪地问道。“我路过，见你一个人，就
过来打个招呼。哎，你怎么一个人回家，
我送你？”“不用了，我想自己走一走。”

王雨农察言观色，见林蕴涵眼睛里
蒙着一层淡淡的忧郁，就笑着问道：“怎
么不开心了？是和男朋友生气了，还是
分手了？”林蕴涵见他无聊，就横了一眼，
说道：“分手了，你想怎样？”王雨农嬉笑
道：“真的？如果那样，我就要进攻了，你
准备好了。”林蕴涵俏脸一沉，薄怒道：

“王雨农，你那么多女友，还不满足？好
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说完，她摆
摆手，转身就走。

王雨农从后面追过来，赔礼道：“哎
呀，我和你开玩笑呢，你当真了？算我错
了。喏，我这儿有两张音乐会的门票，送
给你，算我赔礼了。”“我不去，没心情。”
林蕴涵淡淡说道。“哎呀，这可是意大利
的歌唱家达莉亚·马斯罗的专场，你不
去？”见他这么一说，林蕴涵站住了，问

道：“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这一段时
间，她将自己闷在家里，很少和外面接
触，当然也就不知道了。

“真的，我骗你干什么？”王雨农见林
蕴涵动了心，忙不迭地说。“算了，过几天
再说吧，我今天真有事儿。”刚才林蕴涵
说自己有事儿，现在不好改口了。“那好，
反正达莉亚·马斯罗的音乐会还有几天，
那时我再找你，你可不要再推辞了。”林
蕴涵笑笑，没说话，转身走了。

王雨农自第一次见到林蕴涵就被她
的美貌和气质所折服，但林蕴涵就像不
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对他不理不睬，这让
他无可奈何。他站在那里，望着林蕴涵
渐渐走远的背影，叹息道：“这样美丽纯
情的女人，就是睡一觉死了，也值得。”说
完，他打电话给肖福禄：“给我订 100 张
达莉亚·马斯罗的音乐会门票，要最好的
位置。”“哪天的？”“他在北京还有几场演
唱会？”“3场，每天一场。”“每一天都订，
每一场还要最好的位置，100 张。”“王
总，您订那么多门票干吗？包场吗？”肖
福禄好奇道。“你怎么那么多废话，我告
诉你什么规矩？不该问的就不要问！快
去订票！”王雨农对肖福禄瞪眼呵斥道。

“是，是，我马上去。”
第二天，王雨农给林蕴涵打电话，邀

请她去看音乐会，林蕴涵说道：“我今天
忙，明天吧。”第二天，王雨农又打电话，
林蕴涵笑道：“你，哎，明天吧。”第三天，
林蕴涵一下班，王雨农就出现在她面前，
笑道：“去看音乐会？”林蕴涵奇怪道：

“哎，你当真了？”王雨农笑道：“这可是你
说的，再说，今天可是达莉亚·马斯罗音
乐会的最后一场，如果不看，就没有机会
了。”林蕴涵想了想，笑道：“好吧，
一起去看吧。”

商战
风云

数年前，在一次股市的多、空之战中，以赵云狄、林康为首的私募基金——金鼎投资，和以王雨农为首的私募基
金，达成锁仓协议分食利益。孰料，以王雨农为首的私募基金——鑫利投资背信弃义，导致金鼎投资惨败。以至于
其基金掌舵人赵云狄跳楼，林康远走海外。数年后，林康回国组建私募基金——鹏达投资。在摄取巨大利润的同
时，暗中积蓄力量，以期与鑫利投资进行最后的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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